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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人物形象
孙小博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 要】：《滚滚红尘》是三毛女士于 1990年创作的第一部中文剧本，同时也是她的遗作。全文以一段张爱玲和胡兰成的

风流韵事为蓝本，加以三毛女士本人的爱情精神价值观，主要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沈韶华与南京伪国民政府

官员章能才的爱情纠葛以及沈韶华与月凤的姊妹情深，并采用剧中剧的形式将沈韶华笔下《白玉兰》主要戏剧冲突如同正戏

一般展现出来或表达主时空人物心境或隐晦说明主时空人物遭遇与结局。

【关键词】：《滚滚红尘》；三毛；沈韶华；人物形象；戏剧文本

1 沈韶华与张爱玲的人格相似度

剧本中以沈韶华一生为故事主线，又添以沈韶华和章能

才、月凤和小勇、玉兰与春旺三对恋人，身处乱世的情感纠

葛营造出时局动荡，身不由己的社会环境，引导读者或观众

进入隐含读者应该所处的环境。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沈韶华

作为剧本中的角色随情节推进不断饱满，逐渐赋予一定的戏

剧张力，而这一过程中施以其身的一些特质与现实中张爱玲

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相似的特点。

1.1 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沈韶华的浪漫一部分出自张爱玲这一原型，一部分出自

三毛女士本人，角色清除或者可以说是保留了一些躯壳的原

有张爱玲明显拥有的“精致利己主义”人格特征，更多的去

添加了三毛女士的“真”，这就使原本争议的人物蓝本在文

学作品的滤镜下变得更受人欢迎，当然这也是文学创作艺术

加工的功劳，使得“浪漫”具有了“人间烟火”。

剧本第十七场的情节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特质。一身藏

蓝色低领旗袍，因为家道中落，缺少一件披肩，她便将铺在

桌子上的白色空花桌布折成三角形披在身上。这里的“披肩”

作为一种伪装，是隔绝社会环境，“自我的”理想化浪漫的

物象具体化。当章能才意识到“披肩”存在，约会接近尾声

的对话“随波逐浪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韶华，你没有

披肩，我没有灵魂[1]。”直接揭穿自我欺骗营造的“乌托邦”，

转而流露出一种浪漫的悲剧情调。

理想化的浪漫色彩在沈韶华人格中根深蒂固，就形成了

其诸多行事的根本动机之一。此动机就是在个人的整个复杂

活动中的一种要素，如果能够被充分地激励起来，它就将导

致产生一种特定后果。而这个后果也在影响着沈韶华的命运

轨迹，塑造全文悲剧基调，推动戏剧故事情节发展。

1.2沉静孤寂的性格内核

沈韶华这一性格特点是张爱玲与三毛女士的共同特点，

只是成因不同。基于不同成因，但悲剧色彩大体相近，三毛

女士将这种类似的经历转嫁于沈韶华，其自身所形成的心理

创伤，对其的人生走向和选择造成深远影响，同时成为剧情

发展的又一脉络，全文与章能才相恋的几乎所有选择都是在

弥补，抚慰或是治疗心理创伤。

张爱玲不仅长期受到父亲冷漠相待，而且常常遭受继母

冷眼，致使其敏感偏执的性格特点生根发芽。由于父亲一些

原因导致家族衰败，家道中落，缺少经济来源的张爱玲在香

港求学时处在家世显赫的同学间更加孤寂。

三毛女士的一生坎坷，辛酸，也有短暂的温存。童年的

三毛身体瘦弱，独立，冷淡，偏执，叛逆，逃避社交，甚至

出现严重的自闭倾向。成年后几任可以托付终身之人都无疾

而终或者因病离世，直到荷西的出现，可是并没有陪伴她一

生，荷西于婚后第五年意外离世，一丝温存从此彻底破灭。

这种封锁经历三毛女士在创作时利用戏剧表达营造了

第一个高潮，时空的封闭，人物自身的封闭，情感的压抑。

沈韶华与小健因为家庭的阻拦，两厢奋力挣脱枷锁，努力无

果，绝望气息扑面而来。沈韶华笔下玉兰悲惨境遇的引入点

明沈韶华内心被摧残的现状，以具象化形态表现抽象化概

念。沈韶华被父亲锁在屋子内，直到父亲离世，才将沈韶华

从屋内放出来，待到重新获得自由，沈韶华是麻木，茫然，

不知所措的。长期的远离社交已经习惯独处，造就了沈韶华

性格深处沉静孤寂的内核。

1.3敏感果断的自我保护

这种自我保护是一场关于自我救赎的“习惯”，这种“习

惯”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是第二性和后天获得的，他们是非

习得性的活动之产物，而这种活动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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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2]。对于沈韶华自身而言本能活动受阻，关闭与外界

接触，不止是被迫封锁还有自我的内心封闭。写作是这层自

我保护唯一的“呼吸器官”，敏感、果断是这层自我保护外

衣的主要武器。

沈韶华的果断是区别于张爱玲的锋芒毕露，张爱玲的锋

芒源于她童年不幸造成的阴影，那句惊骇世俗的“出名要趁

早呀！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更像是自我封闭。

对于心理阴影的态度，张爱玲选择用逃避达到自我救赎的目

的，一切便完全归结于“利益”二字。这就使得张爱玲与胡

兰成之间的感情极为复杂，利益裹挟着情感在黑暗中前行，

两人内心是迷茫的光明。就像胡兰成在《今世今生》中叙述

的张爱玲于寄给他的照片后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

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4]张爱玲在以一种异于她日常行事的姿态弥补童年缺憾，自

强，倒不如说是在自戕。

绝大多数人如果感到没有被人爱，只能陷入胆怯的失望

之中，仅仅在偶然的一丝羡慕和怨恨之中喘上一口气[5]。但

在文学作品塑造中，预期作者在有意无意之中不断渗透着

“自我”，自我的疯狂与凋零，三毛女士在沈韶华人物的内

心放了“一面镜子”，镜子中折射的是自己的影子。角色彻

底抛弃了蓝本人物彻底的自私自利以及“精致利己主义”。

但是沈韶华并没有真正逃脱这一群体主要特征的第二点：情

爱的缺失使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对这一感觉本能地加以

回避，造成他们听凭习惯来左右其生活。习惯越灵活，直觉

就越能在它的区分中得以精细化，并且由想象所引起的表象

就越精致。对于沈韶华而言，情感中曾经的阻拦，旧式家庭

婚姻观念造成的创伤是主要的“习惯”救赎对象。来自文中

沈韶华以主动且果断，坚定推着章能才被动交换“八字命

书”，完成仪式；抗战胜利后，章能才逃亡乡野，沈韶华前

去寻找，见到的却是章能才于容生嫂嫂“讨口饭吃”，换了

个时空和身份，复制粘贴同沈韶华恩爱时的林林总总，沈韶

华果断烧毁“八字命书”，断念焚情。

沈韶华对于感情是极度敏感的，她在以一种“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方式，极为果断的行为，容不得任何形式一丝

一毫的出轨行径与心理，这是她的执念，这是她的自我救赎，

偏执，疯狂，却又合乎情理。这种毁灭式的逃避脱离传统“情

爱”的主题，塑造出一种沉重，灰暗的自诉风格。

2 沈韶华的性格缺陷与三毛个人精神世界的渗入

全剧是以沈韶华一生为主线的性格悲剧，悲剧的成因可

以完全归结于沈韶华自身的性格特质中的缺陷成分，这种与

社会环境相左的性格特质来源于三毛女士的文化认同和理

想世界。自荷西离世后，一切事物都被蒙上一层哀怨，凄婉。

面对海滩，没有怨也没有恨，“海滩风很大，有海鸥在哀鸣。”

只有狂风和哀鸣；春天绿意盎然，也是一种罪过，“春天的

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了。”孀居的苦楚，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思念亡夫，生活早已失去意味，笔下角色自然

在这种心境中黯淡无光，搏命挣扎也是一场空。

2.1理想与现实冲击

三毛早熟，性格敏感孤僻，少女时代有七年自闭时光，

大学选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偏爱的文学与艺术而是哲学， 四

十五年生命中自杀过数次， 对生死有着非同一般的困惑迷

惘与痛楚体验，在生与死的摆渡之间有着非同常人清醒与禅

悟。这种复杂情感爆发的导火索是荷西的意外离世。自此她

的生活态度发生变化她似乎看破红尘更急切地追求一种超

脱人世间的一切欲望、冲突、痛苦与欢乐的美好生活境界。

三毛所追求的这种精神境界，明显的与中国的儒、释 、道

思想密切相关。三毛女士看破红尘，显然这是个伪命题，对

于佛法禅宗的追求，是一种心理安慰，幻想着还能与亡夫对

话，幻想着死后灵魂团聚，幻想着来世，她是清醒的，也是

恍惚的。剧本中每一幕的幕题大多数取自苏轼的词作，三毛

女士自以为可以像近千年前苏轼那样豁达洒脱，面对人生逆

境波澜不惊，当然这只是她的幻想，三毛把对这种幻想有着

清晰的认知，从而转换到沈韶华身上，变成清醒又模糊，超

脱却深陷红尘，明知苦痛沉溺其中。

沈韶华一生的追求，不过两件事：一、情感的归依，二、

自我生命的展现。这是她的执念，也是三毛女士本人的执念。

沈韶华自以为足够敏感就可以感知一切未知隐患从而做出

规避，可是自己越陷越深，情难自抑，无法自拔。章能才的

出现，一步一步打破沈韶华的心理防线，使沈韶华对章能才

深信不疑，甚至交出“八字命书”，私定终身。现实却是章

能才“无力感”产生的一系列背叛。与容生嫂嫂“讨饭吃”，

第一次击垮沈韶华的幻想；自私吞下沈韶华的手稿，并不只

是失控，他看到了沈韶华对他的依恋，自惭形秽；逃亡船票

握在章能才手中，忽略了沈韶华，自顾逃命。沈韶华最终看

清了这个男人的真实面孔，“无力感”造就的懦弱，彻底击

垮沈韶华。

2.2安全感与认同感极度缺失

三毛的安全感缺失的主要成因在于精神世界中真实与

偏执的矛盾混合，她仅仅拥抱了自己的幻化体而不能真正走

出自己幻化的天地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真正审视自己和

人类，最终也在幻化的天地里迷失了真正的自己[6]。面对现

实采取“鸵鸟式”的逃避，尤其在荷西逝世之后，三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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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中常以杜鹃泣血的姿态展现在众人面前，她喜爱“流

浪”，但“流浪”从来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个可以相伴相守

的人去见识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却是孑然一身。一路走来，

没有受到家人任何超过平常尺度的关爱，幼时当众受辱，十

三岁为维护自尊首次自杀，造成的安全感与认同感缺失是不

可逆转的。

文中沈韶华陷入滚滚红尘，心境与三毛如出一辙，母亲

早亡，父亲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的关爱，此时已经失去安全感，

还因为“初恋事件”将她囚禁数载，本就敏感的沈韶华更是

在这囚笼中丧失认同感，她在追求生命的展现，可是自己是

谁？沈韶华写作《白玉兰》其实不只是消遣排解，找一生计，

更多的是寻找一种认同感。章能才可以给予沈韶华片刻的安

全感，可是随着剧情发展，章能才的懦弱、麻木、滥情诸如

此类的特质展现在沈韶华面前，沈韶华一次又一次的原谅，

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与无尽的绝望。沈韶华渴望外来

情感带他脱离苦海，章能才的各种抉择行动消逝了沈韶华的

信任，当初斩钉截铁的信任到了剧情发展的后段已然消耗殆

尽，所谓的安全感荡然无存。

2.3 封闭式孤独

“孤独作为一个描写心理体验的词语，主要是指内在的

感情，而不是外在的生活方式。由于两者之间存在错位，所

以常常出现离群索居却怡然自得，跻身人群反倒寂寞难耐的

情况。”[7-9]三毛一生致力于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她是一个“流

浪者”，但由于流浪者并没有任何设定的目标亦或是被肯定

的标准，所以她难以避免地出现精神的空虚，她又是个孤独

者。“感伤的旅程只能成为无目的的漫游”，自身充斥着流

浪心理的共同矛盾“追逐与逃避”，“融入与抽离”，孤独

感是她的独特气质，也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对于三毛本人来说浅尝辄止，却也痛彻心扉。撒

哈拉让三毛怡然自乐，荷西无保留的爱让三毛暂时忘却了孤

独，荷西意外离世带走了三毛灵魂的全部。因此三毛重新陷

入了毫无认同感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沈韶华性格特质中的孤独，敏感，多愁善感，是明显的

三毛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她的初始封闭来自于囚禁经

历，从这开始沈韶华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我，笔下《白玉兰》

的代言作用一部分起因就是在孤独状态产生的。沈韶华自身

与三毛女士塑造的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她的追求，她的

渴望，在时代洪流中是注定被淹没的。她深知这一点，所以

她选择冷静的痛苦，飞蛾投火，梦幻泡影，最终没有逃过命

运摆布。章能才可以给予的除了转瞬即逝的爱情，还有刻骨

铭心的伤害，最后是走向死亡的封闭。沈韶华从渴望外界情

感到彻底耗尽安全感与认同感，陷入无尽的茫然和孤独，这

正是性格悲剧的设定。

结语

民国为背景的文章永远无法避免的话题就是“身不由

己”，沈韶华，章能才，月凤，谷音，老古……每一个人物命

运走向背后都有一只叫做“命运”的手，随机推向某个地方。

作为全剧的女主人公，也是全文的一位线索人物，三毛女士

在创作时选择蓝本，但在撰写的同时也在抛弃蓝本，与沈韶

华追求一个精神世界的统一，也许她在考虑用沈韶华这个角

色向世界道别，文中到处都是可感可知的三毛女士难捱的孀

居生活的真实写照。她是一个流浪的悲观主义者，文中被赋

予的浓重的悲剧色彩，超脱“爱情”这一题材，向人们讲述

“命运”的造化弄人的特点，文中写尽生离死别，真实却又

虚幻，最终归为浓重且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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